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明珠緣
第二十四回  田爾耕獻金認父　乜淑英赴會遭羅

　　詩曰：　　搔首長吁問老天，世情堪恨又堪憐。

　　良心喪盡供狐媚，佛道訛傳作野禪。

　　強合天親稱父子，妄扳路柳當姻緣。

　　昏昏舉世如狂瞽，廢去倫常只愛錢。

　　卻說眾人看罷蠟丸內書，為何大驚？只因上寫著的「於四月廿四日皇上大婚之日，放火燒彩樓為號，裡應外合，搶奪京城」。

進忠將劉保下了死監，著人飛報九門，仔細防守。凡一應出入，俱要用心搜巡盤詰。

　　次日，三法司提到劉保等一干人，當堂審問。劉保也不等加刑，便招出：「與李永芳相通，約於大婚之日燒著彩樓。李永芳以

兵外應，要取京城。事成之日，封我為燕王。王祚是李永芳的家丁，同周如光先來通信，在酒店內走了。陳遠是小人的表弟。二�
日先有五百邊兵，分頭入城。」法司聽了，盡皆愕然。又問道：「各門把守甚嚴，他們從何處進來的？」王祚道：「咱們是初�日
從哈噠門進來的。」又問了一遍，眾人口詞相同。公擬定通同謀叛大逆，劉保、王祚、周如光俱應凌遲；陳遠為從，應立決。帶去

收監。著東廠並城上沿門緝拿周如光。次日於娼家拿到，對了口詞，具本復奏。旨下依議，著即處決。四月�五日，兩棒鑼鼓，押
赴市曹，登時處決。正是：

　　堪笑奸奴似毒蝤，妄求非分媚氈裘。

　　一朝身首分西市，血肉淋漓犬也羞。

　　劉保等誅後，著兵部傳諭：各邊鎮嚴加防守。京城內把得水洩不通，只等到大婚之後，拆去彩樓，方纔放心。

　　忽一日，聖旨下來，道：「魏進忠初任廠職，即獲大奸，勤勞為國，忠藎可嘉，著賜名忠賢。賞內庫銀八�兩、綵緞八表裡、
羊八腔、酒八瓶。」忠賢謝過恩。次日坐廠行牌，提究把守哈噠門的錦衣衛千戶。

　　是日，正是田爾耕當值，聞此信息，心中懮懼，在家行坐不安，飲食皆廢，無計可施。奔子許氏問道：「你為甚事這等煩

惱？」爾耕道：「只為我前日把守哈噠門，王祚從那日進來。昨他招出，故此廠裡提問。」許氏道：「不過罰俸罷了，怕甚麼！」

爾耕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止壞官，竟要問罪哩。」許氏道：「太監的買賣，不過是要錢，你送他些禮兒，就可無事。」爾耕想

了一會，道：「有理！老魏原是皇上舊人，如今聲勢漸大，後來必掌司禮監的。我不若辦分禮，就拜在他門下，他日也受他庇廕。

」許氏道：「不可！你是大臣嫡派，到去依附太監，豈不被人笑罵？」爾耕道：「如今時勢，總是會鑽的就做大官。」正是：

　　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為之。遂連夜備成禮物，先到門上打點。正值魏監入內去了，先央掌家說合停當，裡外都送過禮。伺

候了兩日，方出來。轎到門首，田爾耕遼著跪在道旁，稟道：「錦衣衛帶罪千戶田爾耕叩見老爺。」從人喝道：「起去。」跟著轎

後，來至廳前。

　　忠賢下了轎，升廳坐下。田爾耕執著手本跪下，小內侍接上手本，行了庭參禮。忠賢接過禮單，上寫著：「金壺二執，玉杯四

對，玉帶一圍，漢玉鉤縧一副，綵緞二�端，紗羅各二�端。」看過說道：「你何以送這厚禮？」爾耕慌忙叩頭道：「小官得罪老
爺台下，望天恩寬恕，足感大德。」忠賢道：「這事非同小可，你怎麼不小心盤詰，皇爺著實惱你。如今幸的沒有下法司，咱替你

包涵了罷。你只來說過就是了，又費這些錢送禮，收一兩件兒罷。」田爾耕忙又跪下道：「些小薄禮，送老爺賞人，略有一點敬

意。」忠賢道：「既承厚意，不好再卻，收了罷。」

　　爾耕復又拿過一個手本，跪下道：「小官蒙老爺赦宥，恩同再造，情願投在老爺位下，做個義子。謹具淡金幾兩送上，以表兒

子一點孝意。」忠賢接過手本，上寫著：「倭金二百兩。」忠賢�分歡喜，大笑道：「田大哥，你太過費了！纔已領過，這定不好
收的，咱也不敢當，此後還是弟兄相稱的好。」爾耕道：「爹爹德高望重，皇上倚重。兒子在膝下，還怕折了福。」於是朝上拜了

八拜。忠賢見他卑諂足恭之態，只是嬉著嘴笑。邀他到書房裡坐，二人攜手入來。爾耕先扯過一張椅子，在中間道：「請爹爹上

坐。」忠賢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對坐罷。」讓了半日，忠賢下坐，他在左邊，只把屁股坐在椅子邊上。家人捧上茶來，他先取過一

杯，雙手捧與忠賢，然後自取一杯。

　　忠賢道：「田大哥一向外違，還喜丰姿如舊，咱們到老了。」爾耕道：「爹爹天日之表，紅日方中；孩兒草茅微賤，未嘗仰瞻

過龍顏，爹爹何云久別？」忠賢笑道：「你做官的人眼眶大了，認不得咱，咱卻還認得你！」爾耕忙跪下道：「兒子委實不知。」

忠賢扯起來道：「嶧山村相處了半年多，就忘記了？」爾耕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是了，當日一見天顏，便知是大貴之相。孩兒眼力也

還不差。如今為鳳為麟，與前大不相同。」

　　家人捧上酒餚，二人對酌。忠賢道：「田大哥可曾到東阿去走走？可知道令親的消息麼？」爾耕道：「別後二三年，姨母去

世，孩兒去作弔時，姨妹已生一子。聞得劉天佑那屢次相逼，已出家了。」忠賢聽了，不覺淚下道：「只因咱當日不聽良言，以至

把岳母的二千金麥價都費盡了，不得還鄉，流落至此。幾次差人去打聽，再沒得實信。可憐他母子受苦，若有老成人，可央個去討

討信。」爾耕道：「孩兒有個姪子田吉，由進士出身，新選了東阿縣。他去，定有實信。明日叫他來拜見爹爹。劉天佑那畜生當日

既極無情，後又見姨妹有姿色，要強娶為妾，受了他許多凌軒，此仇不可不報。今幸舍姪到那裡去，也是天理昭彰。」二人談話，

飲至更深纔別。正是：

　　天親不可以人為，何事奸奴亂走之。

　　三畏四維俱不顧，忍從閹寺作乾兒。

　　這田爾耕乃原任兵部尚書田樂之孫，原何受劉天佑許多軔？只因他與沈惟敬同惡，沈惟敬壞了事，他逃走在外，故不說出，恐

惹出事來。如今事平了，又做了官，故思量要報仇。是日酒飯畢，歸家對奄子說道：「我說老魏是誰，原來是傅家姨妹的丈夫魏西

山。我只道他死了，誰知他竟到這地位！他還認得我，說起來他要差個人去訪姨妹的信。我舉出姪兒田吉來，明日領他去見一見。

」

　　次日清晨，爾耕同田吉來見忠賢，又送些禮物並土儀，也拜在他門下。忠賢甚是歡喜，道：「你到任後，就代咱到嶧山村傅家

莊訪個信來。」田吉應諾回來。爾耕又將劉天佑的事托為報仇，田吉亦允了，領憑辭行赴任，帶了家眷往山東來。不日到了東阿，

一行儀從鼓吹上任，行香謁廟後，交盤收清，上省參見各上司。回來即差了個能事家人，到嶧山村來探訪傅家消息不題。

　　忽一日升堂時，有巡撫裡文書下來，當堂開看過，即喚該房書吏抄寫牌票，忙喚捕快頭目聽差。只見走上一人來參見。那人生

得甚是雄壯，但見他：

　　賦就身長體壯，生來臂闊腰圓。光芒兩眼若流星，拂拂長鬚堪羨。

　　力壯雄威似虎，身輕狡健如猿。衝鋒到處敢爭先，說甚天山三箭。

　　此人姓張名治，乃濟寧人氏，年近三旬，現充本縣快頭，上堂叩了個頭跪下。田知縣又叫傳民壯頭。下面答應一聲，又上來一

人，也是一條彪形大漢，但見這人生得：

　　赤黃眉橫排一字，雌雄眼斜鬥雙睛。渾身筋暴夜叉形，骨頭臉縐紋侵鬢。

　　裹肚鬧妝真紫，絲縧斜拽深青。威風凜凜氣如雲，河北馳名胡鎮。

　　這胡鎮乃大名府人，也只在三�餘歲，充當本縣民壯頭，上堂叩頭聽令。田知縣吩咐道：「纔奉撫院大老爺的憲牌，著本縣示



禁白蓮、無為等教。我聞得此地多有講經聚眾之事，特差你二人領這告示，去各鄉鎮會同鄉保張掛，傳諭居民，各安生理，毋得容

隱說法惑眾之人並游食僧道。�家一保，犯者同罪。你們與地保若受贓容隱，一定重處。」叫書吏取告示交與二人領去。
　　兩個人出了衙門，到巡風亭，聚集他手下的副役說知。內中一個說道：「燒香做會，合縣通行。惟有嶧山村劉家莊上，每年都

要做幾回會，這事如何禁得住？這也是做官的多事，他又不害你甚麼事，禁他做甚麼！」張治道：「上命差遣，我們也不得不去走

走。」各人回去收拾。

　　次早，各人備了馬，帶幾個伴當出東門來。二人在路上商議道：「我們這裡竟到劉家莊去，只他一家要緊，別家猶可。」不一

時，已到劉家莊前。莊客見是差人，忙去報與莊主。張治等下了馬，莊客請到廳上坐下。少頃，裡面走出一個青年秀士來，卻也生

得魁偉，但見他：

　　磊落襟懷稱壯士，罡星又下山東。文纔武略盡深通。立身能慷慨，待士有春風。

　　仗義疏財人共仰，聲音響若洪鐘。腰間長劍倚崆峒。渾如宿山虎，綽號獨鬚龍。

　　這莊主姓劉名鴻儒，年方二�六歲，乃劉天佑之子。自幼讀書，愛習槍棒，慣喜結交天下豪傑。人有患難，他卻又仗義疏財，
家中常養許多閒漢。是日聞莊客報，即出廳相見。與二差見過禮，坐下問道：「二位枉顧，必有見教。」張治道：「無事不敢輕

造。今早大爺接得撫院憲牌，禁止燒香聚會等事。發下告示，著我二人知會各鄉保，不許坐茶、講經、做會，一則恐妖言惑眾，二

則為花費民財。不許容畜遊方僧道，要各具結狀，�家一保，因此特來貴莊報知。」遂取出告示，拿了一張遞與劉鴻儒看。只見上
寫著：

　　　　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七級紀錄�次王為嚴禁左道，
　　以正風化事。照得鄒魯乃聖賢之邦，風俗素皆醇正，人存忠孝，家事詩

　　書。近有一等隱怪之徒，倡為邪說，倚佛為名，創為燒香聚會之事，立

　　無為、白蓮、混同等教，名雖各異，害則相同。一人倡首，千百為群，

　　玉石不分，男女混雜。滅絕名教，任其邪淫奸盜之謀。鼓惑愚蒙，證以

　　生死輪迴之說。蔽其耳目，中其膏肓。萬里可聚，積愚成亂。所謂惑世

　　盜名充塞仁義者，莫此為甚。到於破財生亂，深可痛恨。除已往不究外，

　　特刊成告示，分佈各州縣鄉村市鎮懸掛，曉諭居民人等。俟後再有此等

　　奸民，容畜遊方抄化僧道，仍前怙惡不悛，著該地保隨時報縣，嚴拿究

　　治。該州縣逐月稟報，不時巡柑。如有司容隱故縱，拐出，定行參處，

　　地保拿究，決不輕貸。有人出首者，該有司賞銀三�兩。須至告示者。
　　天啟元年�一月日示
　　劉鴻儒笑道：「俱是迂儒之見，做官的也要從民之便。小莊一年也做好幾次會，寒家已相傳四代，就沒有見亂在那裡。」胡鎮

道：「小弟也料得不能禁止，只是新官初到，也要掩密些，避避風頭。自古道：『官無三日緊。』淡下來就罷了。」莊客擺上酒飯

來，吃畢，二人起身。劉鴻儒取出�兩銀子來相送。二人道：「我們素手而來，忝在教下，厚賜斷不敢當。」鴻儒道：「些須之
物，何足掛齒。此事拜煩遮蓋。」張治道：「小弟也常要來赴會，只是寂密些要緊，內裡事在我們二人。」收了銀子，辭別出去。

　　劉鴻儒回內，覺得心神不寧。走到書房，與先生閒談。這先生姓葉名晉，是本縣秀纔。因問道：「纔縣差下來，有甚事？」鴻

儒道：「撫台發下告示，要禁做會的事，甚是嚴緊。新縣尊沒擔當，故此叫他們下來攪擾。」葉晉道：「聞得老兄已去請憨山禪師

開講，這卻怎處？」鴻儒道：「我正籌劃此事。今已收了許多錢糧，遠近皆知，如之奈何？」

　　說話間，只見莊客報導：「門外有人僧人要見。」鴻儒道：「有便齋與他一頓。我沒心緒，不會他。」莊客去了一會，又來說

道：「那和尚說，有憨山大師的書子，要面交與爺的。」鴻儒道：「請的人尚未回，他到先有書子來了。」於是出來相會。只見這

僧人真個有些異樣：

　　頭戴左笄帽，身披百衲衣。

　　芒鞋騰霧出，錫杖撥雲歸。

　　腹隱三乘典，胸藏六甲奇。

　　洪眉兼大鼻，二祖出番西。

　　劉鴻儒迎到廳上，見禮坐下，「請問老師寶山何處？求賜法號。」和尚道：「貧僧草字玉支，家世西蜀。少時曾歷游名山，在

伏牛戒壇禁足已二�年矣。憨師因患目不能來，故托山僧來貴處，以了檀越勝會。」袖中取出憨山書子來，遞與劉鴻儒。鴻儒拆開
看時，卻是一首詩，上寫道：

　　珍重中峰老玉支，好將慧力運金篦。

　　卯金合處龍華勝，得意須防著赭衣。

　　鴻儒看罷，不甚明白，忙叫辦齋，請葉先生來陪。吃畢，問他些經文要指，靜定宗乘。那玉支應對如流，辭旨明暢。鴻儒�分
歡喜，夜分時親送到庵堂宿歇。

　　次日，與葉先生商議道：「憨山不來，薦玉支來，到也有些道行。只是官府嚴禁，奈何？一則收了許多錢糧，何以回人；再

者，恐難再得這樣高僧。」葉晉道：「據弟想來，只有這一法可行。本縣田公為人古怪，既不能行，不如到九龍山尊府園中去好，

地方寬大，又是鄒縣地界。刻下縣尊引見未回，現是二尹署事，料地方鄉保也不敢多管。只有緝捕上人，要送他幾金，瞞上不瞞

下，方保無虞。」劉鴻儒道：「有理。明日就煩先生上城與張、胡二人說聲，並就約會他們，何如？」葉晉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今日

就去。」鴻儒即進去，取出二�兩銀子來，交與葉晉。忙叫小廝備馬相送，並候回信。
　　葉晉放了學，出來上馬。傍晚抵家，即到張治家來說知，送了他五兩銀子。張治道：「官府嚴厲，不當穩便怎處？」葉晉道：

「好在他往九龍山莊上行事，不是我東阿的境內，就與足下無干了，只當拾他銀子用的。」張治道：「且同相公到胡鎮家計較。」

二人來到胡家坐下，胡鎮道：「葉相公，貴人何以踏賤地？」張治道：「葉相公近在劉家莊設帳，劉家要在新正內講經做會，特托

相公來見教。」胡鎮道：「使不得！官府利害。」葉晉道：「他也知本地方不便，如今要往九龍山莊上建祗。好在不是本縣地界，

求二位擔待一二。薄儀五金奉敬。」袖中取出銀子，放在桌上。胡鎮道：「既不在本地方，還可遮掩，只是過菲些。他這一遭，要

收好一宗錢糧，也該分惠些纔是。」葉晉道：「不必說，明日再送五兩來與二位買果子過年。」張治道：「事雖在我們，卻也要寂

密些。」葉晉答應，別了二人回家，燈下寫成書信。次日天明，打發小廝回去報信。

　　劉鴻儒見了大喜，次日，即往九龍山園上，收拾壇場，莊嚴佛像。叫四個為首的齋公，遠近傳香，訂於天啟二年正月元旦吉

日，開講《法華》妙品真經。怎見得這道場齊整？但見：

　　庭台壯麗，功德莊嚴。庭台壯麗，三層寶級列諸天；功德莊嚴，九品瓊函包萬象。金鍾一響，滿堂合掌盡皈依；雲板初敲，大

眾齋心齊人定。迎佛處天香繚繞，半空中花雨繽紛。微動慈徨之口，講的是五蘊三除；大開方便之門，度的是四生六道。唱梵字仙

音嘹亮，持秘咒法律森嚴。青娥紅粉念彌陀，白叟黃童齊禮佛。

　　至日紛紛擁擁，遠近赴會者不計其數。富貴的遠乘車馬，貧賤者徒步攜囊，都有錢糧上會，多寡不等。一一上號，收的收，打

齋的打齋。又有供小食、供中齋的，一日也花費兩百金，甚是熱鬧。那玉支起初也還精嚴法律，漸到後來，就詼諧戲謔起來，引得

那些男女們嬉笑難支，都無紀律。



　　將近二月初旬，天氣漸暖，各處婦女漸漸來得多了。鴻儒一日正在門首看司簿的上簿，只見一叢女人來到檳邊，報名送錢。內

中一個女子，約有�六七歲，舉起手來，向手上除下一隻銀鐲來，遞與朦上。鴻儒定睛細看，那女子生得�分美麗。但見：
　　鳳梢侵鬢，層波細剪。明眸蟬翼垂肩，膩粉團搓素頸。芙蓉面，似一片美玉籠霞；蕙蘭心，如數朵寒梅映雪。立著似海棠帶

露，行來如楊柳隨風。私語口生香，嚦嚦鶯聲花外囀；含顰眉鎖黛，盈盈飛燕掌中擎。翠翹金鳳內家妝，淡抹輕描真國色。

　　劉鴻儒一見這女子，不覺神魂飄蕩。那女子笑嘻嘻隨著眾婦女進來，鴻儒也跟他進來，走到禪堂看了一會，又到方丈內來。那

玉支講經初畢，纔放參，眾婦女齊齊跪下叩頭。那和尚公然上座，合掌吩咐道：「眾位女菩薩既入講堂，俱是佛會中有緣之人。須

要信心念佛，勉行善事。你們聽講時，佛心發現，言言善果，念念菩提。及至歸家，又為七情六欲所迷，依舊日坐紅塵中，求一點

清涼境界也不可得。受無限的熬煎，死後墮入沱犁地獄中。」眾婦女又叩頭哀告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弟子們只為輪迴，敢求老爺解

脫。」玉支道：「若要解脫輪迴，先要聞經悟道，常常在此受戒虔修，則凡念日遠，道念日堅，乃有進益。若暫去暫來，徒擔個吃

齋念佛之名，凡火不滅，罪孽日深。」內中就有一半的連連叩頭道：「弟子等情願常時在此聽老爺法旨。」玉支道：「既爾等情願

精修，可到齋主處報名，給爾等淨室宿歇，不願者不必勉強。」說罷，起身下榻而去。眾婦女還叩頭念佛不已。

　　劉鴻儒先到方丈中來等他們，忙取筆硯、號簿過來，說道：「女菩薩情願悟道的都來報名。」眾女人都團團的圍著他，一一報

名。寫到第二�名上，纔是乜門周氏女兒淑英。後又逐一寫完，共有四�三人。鴻儒道：「隨我到後面來，撥房與各人居住。」也
有六七人同住一房的，也有三四個一房的，惟有乜氏母子，獨居一旁。鴻儒自己看著人代他收拾，一雙眼睛只顧看著那女子。淑英

也自低頭含笑。看了一回，慾火更盛，恨不得即刻就與他做一處纔好。覺得沒情沒緒的，便走到方丈中榻子上，竟自睡著了。夢中

與那女子百般調戲，�分和洽。正待歡會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檀越！巫山夢好呀，快起來，莫為邪魔所迷。」睜眼看時，卻是玉
支。鴻儒被他說著機關，慌得手足無措。玉支笑道：「不要驚慌，來，我與你商議。」扯著手同到臥房中來。正是：

　　半枕未成巫峽雨，一聲驚破楚天秋。

　　畢竟不知同鴻儒商議些甚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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